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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果女儿回忆录读后感
《一抹南洋红》即将与读者见

面了，可喜可贺！

如封面书名所示，这是笔者

年轻时期就已十分敬仰的杨果副

总书记与曾雪虹革命前辈女儿杨

美燕所写的回忆录。而这位革命

后代，笔者 1970年代初奉命在

《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工作时，

有幸与她相遇，而且，由于工作上

的关系，笔者与她以及好几位同

事同处一室，并面对面地相对而

坐了数年，直至后来笔者被调到

英语组工作。

当年由于保密的需要，我们

用的都是别名，彼此都不透露自

己的真实身份。她用的名字叫程

槟。后来经领导介绍，笔者才知道

她是杨果副总书记和曾雪虹革命

前辈的女儿。

她兴许不知道，她的父母亲

是笔者年轻时就久仰大名的革命

人物。

如今，蓦然回首，兴许这种相

遇就是人们常说的一种可遇而不

可求的“缘分”吧！

之后，时间来到了 1980 年

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笔者与

她先后都来到有“东方之珠”之称

的香港落脚了。其时，我们之间都

不知道对方的行踪。记得应该是

在 2000年代初，笔者才与她重

逢，也才知道她已接受神的召唤，

信了基督教。

虽然如此，从言谈中笔者了

解到，她对自己走过的道路，依然

无怨无悔。对自己父母的光辉一

生，依然引以为荣。对曾经给予马

来亚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以大

力支持和无私援助的中国共产党

及其伟大领袖毛主席，依然深为

感激。

正是这个原因，我们之间有

话可谈，并一直保持联系。几年前

见面时，她提及准备写回忆录来

讲述自己父辈的事迹和自己的经

历，笔者当即表态支持。大约在去

年，蒙她信任，要笔者帮她校阅回

忆录初稿时，笔者欣然应允。因

为，笔者有一股强烈的欲望，很想

从中了解马来亚一批革命后代在

中国的经历，特别是像她这样从

小来到中国直接得到党中央海外

代表团抚养照顾的成长过程：她

们曾受过怎样的教育和训练？经

历过怎样的锻炼和考验……令笔

者与许多老友深感兴趣和羡慕的

传奇。

毋庸说，笔者也很想通过校

阅，进一步了解她父母的战斗一

生和无私奉献，从中汲取更多的

教益。这无异是一件利人利己的

幸事，何乐而不为呢。

回忆录共 14章，近 250页，

长达约 17万字。时间跨度 70多

年，其内容涵盖了她的一生、父母

和家史以及在中国和越南的经

历；直至来到香港后，为了求生

存，又如何吃尽苦头，苦苦挣扎、

拼搏；如何饱尝难于言喻的心灵

创伤，接受神的感召，信了基督

教，最后迈向自己个人事业的高

峰并天赐良缘喜得佳偶。

应该指出的是，回忆录曾由

好些与她同时期的战友和学友

校阅和补充，作者写作态度十分

严谨认真，力求完美，因此，笔者

敢说，这是一本真实的故事，一

部讴歌革命和革命者为人民不

惜抛头颅洒热血的史书，其内容

之丰富多彩，资料之翔实可靠，

相信读者看了肯定会有一份惊

喜的。在这里，笔者就不必赘述

了。

当然，由于年代已经久远，作

者早已不是小妹妹，而是年已古

稀的老大姐了，挂一漏万之处，甚

至有所选择地避免提及至今还不

适宜议论之事，也是在所难免的，

加之作者最后选择了基督，一些

读者看了有不同的想法，这也是

很自然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名著

《共产党宣言》结束语里写道：“无

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

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这是何等的豪言壮语，何等的恢

宏气度啊！

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具体实践

中，是不是也应该具有如此之精

神和胸怀呢?！

悠悠刺桐古巷
朝阳将雨后的泉州从睡梦

中唤醒，清晨空气中浸润着花

香的清新，让人有一种想大口

大口吃它的冲动！

街上的门店已经开张营

业，丝丝缕缕食物的香气随风

飘散沁人心脾。忽然，我脖颈有

了一丝冰凉，抬头，原来是一棵

刺桐树与我嬉戏。她那枝干上

挂着无数太阳的晶莹，落在我

脖颈上的就是其中之一。刺桐

树身姿挺拔颇有伟岸君子之

风，生机盎然地衬托着娇艳傲

然的红花。

于我而言，此行，对一座城

市文化的了解便是从她的市树

与市花开始的。树木是大地的

盛装，花儿是大地的饰品，一方

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水土之

上的树木将本地风土人情尽情

展现。刺桐树可贵之处在于其

宛如英俊潇洒、卓尔不群的盛

唐青年少侠，鬓角斜插英雄花

一般英气逼人，在那昨夜的雨

水形成于地面上的面面“水镜”

之中，刺桐树更显大美如诗。忽

然，一股外力将“水镜”打破，一

位老者手拿扫帚把“水镜”扫

净，然后坐在那条小巷口的刺

桐树下。

这时我才注意到在树下

放着一张茶桌。老者也注意到

了我，他向我招手，为我斟满

一盅茶，双手捧到我面前。老

者对我说了一句闽南话，闽南

话在我听来软软柔柔的，如白

糖一般甜蜜，他的盛情更是甜

到了我的心里。他见我这个北

方人听不懂闽南话，就笑着用

手比划了一个喝的动作。我端

起茶盅一饮而尽，随即一股苦

涩充满整个口腔。我忍不住跳

了两下，老者大笑，他那饱经

岁月沧桑的脸笑成了一朵花。

瞬间我的口腔乃至全身各个

脏器均被一股清香甘甜的回

甘所包裹，回味无穷！我对老

者竖起大拇指，还他一个微

笑。在这条小巷里还有什么奇

迹发生吗？我怀着好奇心往里

走。

踏入小巷，我立刻被一片

红花绿叶的景色迎接。小巷内

的住家门前多有刺桐树，那红

红的花儿迎着清晨的微风傲

然绽放。一些住家院子里种植

的红杏、紫藤则翻出墙头一展

俊俏容颜，在我不远处两株无

花果伸展着它那勃勃生机的

绿叶。蓦然间目光与墙角的一

丛小草相碰，在这丛小草中竟

然开有几朵黄色的小花，这小

草与小花于我是那么熟悉，它

们在我们北方广阔的天地里

任性地生长着，不仅我们北方

人熟悉它们，就连我们饲养的

每一头牛，每一头羊也熟悉它

们。

我不禁心中发问，是谁将

你们带到了这里，来到这海上

丝绸之路的起点？历史的脚步

交织重叠着，让人难以将它们

的前世今生诉说清楚。我却在

此刻顿悟，原来北方与南方早

已血脉难割！我们力图从方言、

文化、民俗将自己证明，究其源

头我们同属中华民族，我们的

血脉早已融为一体。漫步在小

巷中我仿佛置身于历史的时光

隧道一般，那古老而年轻的房

舍，那岁月静好的祠堂，是岁月

的见证，是时光固态的驻留

……

这时，一群滑板少年如风

一般从我身边飘过。我走出小

巷，只见他们那矫健的身影早

已融入刺桐城的光影之中……

（冯胜龙）

又见南浦溪

闽北家乡浦城素有“小苏

州”之美称，山明水秀，草木芊

芊，儿时最让我流连忘返的是

绕城而流、清澈见底的南浦

溪。

孩童时，家离南浦溪不

远，每到炎炎夏日，我和小伙

伴们最喜欢往溪边跑。那时

的溪水清冽，远远就能望见

溪里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岸

边水草茂盛，溪水不深，常有

鱼虾跃出水面，俏皮地和我

们打着招呼。我常在夏日傍

晚挎着一个小竹篮，卷起裤

脚，下溪里去摸河螺。溪里的

河螺如大拇指一般大小，一

个个吸附在水里的鹅卵石

上，不消一会儿工夫，我就能

摸到一大把河螺，看看捡在

竹篮里的河螺够吃一餐时，

我就收工，兴高采烈地拎着

竹篮回家。母亲曾告诉我，刚

摸来的河螺还不能马上吃，

需放在清水里养上一日，待

它们将泥沙吐尽，才适合下

锅炒。隔日，当母亲把一盘炒

好的又香又辣的河螺端上桌

时，我必大快朵颐，那餐必能

多吃上一碗饭。

南浦溪里鱼虾多，常见

一山民戴着斗笠，撑着渔排

在溪上捕鱼，渔排上并排站

立着几只鸬鹚。每见此景，我

必站在岸边，像看电影一般

欣赏接下来要上演的捕鱼之

景。只见捕鱼人发出指令，那

几只鸬鹚纷纷下水，在水里

扑腾着，一会儿工夫，第一只

鸬鹚钻出水面，脖子撑得鼓

鼓的。捕鱼人一手抓住它的

脖子，一手伸进它的喉咙，把

它喉咙里的几条鱼轻轻取出

来，扔进渔排上的竹篓里。捕

鱼人最后会拿出一两条小鱼

塞进鸬鹚的嘴里，并松开绑

在它脖子上的细麻绳，让它

顺利地吞下小鱼，算是对它

的犒劳。接着第二只鸬鹚也

上岸了，同样也捕获丰厚的

战利品。待到竹篓的鱼装满

了，捕鱼人才收工上岸，岸边

若有站着观看的家境贫寒的

乡邻，他会从竹篓里抓出几

条鱼，递给那位乡邻，也不待

对方道声谢，就哼着山歌赶

着鸬鹚走了。彼时，夕阳西

下，落日

的余晖洒

在平静的

溪 面 上 ，

缀出点点

金 光 ，也

照在那位

捕鱼人远

去的背影

上，勾勒

出一幅美

丽的渔歌

唱晚图。

再 后

来，我远

离家乡去

外 地 求

学、工作，

从亲人的

口 中 得

知，南浦溪水变浑浊了，鱼

虾、河螺都不见了，我不由得

深深叹息。近年来，南浦溪得

到了治理。这次回家乡，弟媳

说要带我和孩子们夜游南浦

溪的亲水步道，我心中纳闷，

夜晚的南浦溪有啥好游的。

我们随着弟媳走到南浦溪

下游，顿时，我眼前一亮，溪

上横跨着以木船相连的浮

桥，古朴而怀旧；岸边修建

了行人步道，平坦、整洁，沿

途种植了杨柳、桂花等。最

抢眼的是，岸边的树上每隔

几步就挂着一盏大红花灯，

和岸边的骑楼一起倒映在

水里，竟有着秦淮人家“楼

台见新月，灯火上双桥”的

感觉。南浦溪就像一位美

人，粉面含羞，在夜晚散发

着迷人的光彩。

不远处，有人在放孔明

灯，红色的孔明灯慢慢升空，

曾听人说，看见孔明灯时，许

下心愿一定能实现。我虔诚地

站立着，默默地许下一个心愿:

祝愿家乡越来越好，南浦溪水

长流长清！ （绿筠）

阴 张泰永（香港）


